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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眼里，田里的作物就像是自己的孩子

九九位位农农学学女女博博士士扑扑身身种种麦麦子子

在她眼里，父母不在生活就没意思了

2299岁岁女女孩孩1188年年侍侍奉奉卧卧床床双双亲亲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爸妈病了，

就该子女照顾”

李迎梅家住昆仑街58号楼，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80后”。李迎
梅也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在
1997年，不幸突然打破了这个家
庭的平静。

1997年，李迎梅的母亲突患
脑梗塞，言语不清，卧床不起。当
时只有11岁的李迎梅就和父亲
一起照顾母亲。然而，祸不单行，
2004年，李迎梅的父亲也患上脑
梗塞，生活无法自理，照顾双亲
的重担就落在正在读高三的李
迎梅身上。

李迎梅告诉记者，父母需要
有人专门照顾，她根本没时间离
开，所以那段时间她不得不选择
休学。“我凌晨4点就起床，帮助
父母穿衣、翻身、擦身子，然后去
买早饭，给父母喂饭。中午把前
一天的剩饭温温吃，下午给父母
按摩、烫脚、倒大小便。等到父亲
的身体好点后，我才继续上学。”

2005年，李迎梅参加高考，
进入了电大攻读通信工程专业。

“我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
为只有电大允许走读，方便我照
顾父母。”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
她每天走读上课。上课之外的其

余时间，全部用在父母身上。
“我爸爸的身体现在好点

了，能自己翻身。而我母亲还是
瘫痪在床，大小便无法自理，也
不能自己翻身。”李迎梅对记者
说。然而，18年来，李迎梅的父母
没有患过一次褥疮，这离不开她
无微不至的侍奉。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不请人
专门护理老人时，李迎梅笑了笑
说：“从来没有想过。我出生的时
候父亲已经61岁，母亲也39岁
了。我从小对父母的情感很深，
父母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心里很
难受，恨不得去代替二老。我觉
得，爸妈病了就该子女照顾。我
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和父亲聊
聊天，帮母亲翻翻身。要是父母
不在，我的生活也就没意思了。”

开网店支撑家庭

顾不上终身大事

电大毕业后，李迎梅谢绝了
良好的工作机会，在家开网店做
假发生意。

“我这种情况也不适合朝九
晚五的工作。”说起开网店的初
衷，李迎梅笑着说：“开网店时间
可以自由支配，我可以更方便地
照顾父母。要是正常上班，经常
请假的话，单位非得开除我不
可。”

网店的运营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有一次，积雪封闭了道路，
看着堆起来比自己还高的快件，
李迎梅心急如焚。“快递公司晚
上8点截止收货，下这么大的雪
根本没办法出门。眼瞅着时间快
到了，我就和我同学边骑边推加
速前进，也顾不上什么危险了。
还好，一路上没出什么事情，晚8
点之前顺利到达快递公司。”

在李迎梅的苦心经营下，网
店逐步有了起色。就在记者采访
期间，李迎梅接到了好几个订
单。“今天才20多个订单，算比较
少的了，最好的时候能达到40多
单。”李迎梅说。

在与李迎梅的接触过程中，
记者能深切感受到她的快乐开
朗。“她现在事业有成，父母的身
体也逐步好转，因为这，她才能
笑得如此舒心。”昆仑街社区居
委会殷主任说。

随后，殷主任还透露了一个
李迎梅并不知晓的秘密。“那天，
你爸爸托人给我说，希望我能替
你留意一下，帮你找个好对象。”
这让一直觉得没有遭遇父母“逼
婚”的李迎梅十分吃惊。“我爸妈
对我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不闻不
问的，我还以为二老不关心呢。”

谈及终身大事，李迎梅表
示，她现在还不着急。“我那些同
学都还单着呢。另外，我这种情
况，需要照顾两位卧床的老人，
也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本报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周鑫

一年忙下来

半年时间在田间

没有光鲜亮丽的衣着、丰富
多姿的生活，田野和实验室就是
这九位女博士的天下。她们当中
年龄最大的，是47岁的团队带头
人李根英，年龄最小的32岁。在
小麦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
中，女研究员占到了总人数的一
半。

为了培育优质小麦品种，一
年中有一半的时间，这些女博士
要像其他男研究员一样，顶着风
吹日晒，来到实验田中进行研究
考察。“清明节前后就进入麦田
管理的忙季，会一直忙到麦收。
等到10月份，再种上新一茬的小
麦。”46岁的刘爱峰说，麦收时
节，她们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身
去收麦子。

实验田内的工作可不光是
撒种收割。她们需要动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观察
麦子在各个阶段的长势，并认真
作记录。在收割时，需要将麦子
单株拔出，再带回实验室中量穗
长、数穗粒、称重，进行优中选
优。

“有一个晚上，我路过实验
田，看到团队的一个女博士独自
一人背着包从实验田出来，脚上
满是黏滑的湿泥。她一个人独自
走在300多亩、一片黢黑的实验
田里，却不觉得害怕。”省农科院
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李青告诉记
者。

科研不是做饭

最磨人的是等待

女博士们更多的工作是身
穿白大褂，手拿仪器，在实验室
中进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性研
究。实验室的工作既繁琐又细
致，有时候多个实验同时推进，
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实验中的

一个小步骤都要做一个星期，如
果当周的实验做不完，周末还要
来加班。

往往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实
验室里还灯火通明，一次次的培
植、一个个的数据、千万次的循
环、无数次的变换，一年下来，单
位的培养皿用掉了3万多个，用
作取样的移液枪用掉了几十万
个。

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小麦
基因，大量的育种实验工作都是
无用功。“最折磨人的是等待。很
多时候，我们重复多个实验步
骤，却几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丝
毫进展，而培育一个新品种，有
时要十年之久。”省农科院作物
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小麦
分子育种课题组组长李根英告
诉记者。

“要是像做饭一样，把材料
放进锅里就能做出来，这就不是
科研，要相信好事多磨。”作为团
队领头人的她，常常这样安慰大
家。

出门逛街游玩

觉得是浪费时间

面对事业单位稳定的工作、
固定的工资，9位女博士却不甘
清闲。“不能辜负国家这么长时
间对我们的培养，要尽可能多地
申请项目、多研究，希望用我们
的努力研究，换来天下粮仓的充
盈。”这是她们共同的心声。

在从田地回来、等待实验结
果的空闲时间，她们时刻不忘专
业知识的自我提升。“每天国内
国际的网站上，有成千上万篇相

关农业的文章更新出来，有很多
英文材料要看。知识需要时常更
新，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出
去逛街、游玩，我们会觉得是在
浪费时间，就是想把更多精力扑
在研究上。”44岁的隋新霞说。

在工作上独当一面的她们，
回到家还要担起照顾丈夫、孩子
的责任。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把孩子放办公室做作业，有时
候也会让孩子跟着下地当小帮
手。“丈夫和家人知道我们的工
作性质，都很支持和理解。”李根
英说。

今年32岁的张荣志是团队
中的“海归”。因身体不好，怀孕
初期的她需要静养保胎，可因为
惦记实验，保胎结束后又马上投
入工作。为了做实验，有孕在身
的她凌晨4点就到实验室进行分

段取样。研究员张淑娟为了赶实
验进度，生完孩子一个半月就来
上班。

隋新霞是2000年来到研究
所的，当时主要做实验室工作。
不久之后，她的爱人考取了统招
的博士生。“考统招需要的学费、
生活费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家
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两个人同
时读博，我就先工作供爱人先
读，之后自己又读的博。”在读博
期间，隋新霞继续在实验室进行
遗传育种研究。

给孩子起小名

叫“麦麦”“苗苗”

“当初还想着给自己的孩子
取名叫‘双麦’，因为我跟他爸爸
都是学农学的。”李根英说。办公
室里还有女职工给自己的孩子
起小名叫“麦麦”、“苗苗”。“因为
这样叫着感觉很亲切。”

“相处的时间长了，田里的
麦子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每天都
要去地里一趟一趟地走，看看它
们。负责供体材料培养的工作人
员每天都要给麦子浇水、打药，
过年都不能休息。晚上下班前都
要去看一眼才能安心。”她们说。

就是凭借着这分执著与热
情，9位女博士组成的“娘子军
团”互相鼓励和帮衬，在多个国
家级、省级项目上默默地奉献
着。“我们国家正面临转基因技
术的一个瓶颈期，国内自主产权
基因比较少。针对此问题，我们
团队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
础上，进行吸收创新。在这个过
程中，很多人都在劝我们说小麦
转基因很难，不要做，但是经过
不懈的努力，我们研究所在小麦
转基因技术方面达到了国内领
先水平。”李根英告诉记者。

“这9名女博士和研究所的
男同志一样，心怀‘为天下人谋
食’的胸怀，奋战在田野、实验室
里。在这个功名利浮躁的年代，
她们的敬业精神值得发扬。”李
青表示。

老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29岁的李迎梅18年来无怨
无悔地照顾父母，在她的人生里刻下了一个大大的“孝”字。
18年如一日，她细心侍奉生病卧床的父母；18年的执著和坚
守，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美德。

女人花

李迎梅为卧病在床的父亲擦脸。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摄

山东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松软喷香的大馒头，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我们吃的
平均每4个馒头中，有两个半是用济麦22号的小麦品种做成。济麦22号，是由山东省农科
院作物研究所小麦遗传育种与栽培创新团队选育而成的。这个团队成员中，有九位巾帼
不让须眉的女博士。

九位女博士在实验室中。（受访者供图）


	C02-PDF 版面

